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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物华》一块好胶（序言）  
他说，  

他说，  

他说，  

……  

这部小说非常奇怪，很多章节都由这两个字起头。我把四十多万

字读完，依然不知道 “他 ”是谁。  

不过，读完全卷，我意犹未尽，想一直听 “他 ”说下去，说下去。  

我想继续听 “他 ”讲述撼人魂魄、扣人心弦的阿胶传奇。读这书之

前，我只知道阿胶是一味中药，由驴皮熬制而成。哪想到，这种 “黑

如莹漆光透如琥珀 ”的胶块，竟然有那么多的故事：天龙化驴，为祛

瘟疫慷慨捐躯，从此人间多了一味神药；清兵入关，烧杀抢掠，带回

的阿胶引发宫廷争斗；孙之獬出主意让清廷颁布剃发令，匪首独一龙

抓到他，给他在脑后栽上马鬃；东阿百姓被勒令剃头，济世堂传人李

庆发舍身相救，避免了一场血腥杀戮；李继禅凭记忆写出制胶秘方，

飘然出家为僧；李德祥为救护制胶驴皮，投入火海之中 “涅槃 ”死去；

慈禧与慈安竞相生产 “龙子 ”，真假阿胶决定了她俩的胜负，也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走向……情节大起大落，悬念迭生，读起来真是

过瘾。  

然而，《天宝物华》并不是那种只讲故事的传奇小说。像制作阿

胶一样，不光用足主料，还加入了多种配料。王涛用的配料是文化。

他甚至把阿胶当做了文化的载体，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思考中

华民族的特性。小说以饱满生动的情节与细节，表现了满人入关后与

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表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抵牾与比照。譬

如写到清末，作者笔下的咸丰皇帝痛苦地反思：当年先祖入关的时候，

明朝军队和李自成的匪寇数十万人马也不能阻挡住我八旗子弟的铁

骑，可这才几代人下去，我们就被区区几个西方蟊贼打得一败涂地，

朕竟然连自己的栖身之所也保不住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那



些该死的汉文化害了我们满人……写到这一层，就比一般的传奇小说

增加了分量，提升了品位。  

我还特别欣赏王涛的语言。像用细火长时间熬出的阿胶汤汁，黏

稠，醇厚，饱含营养，富有韵味。  

材料齐备，技术纯熟，因缘具足，一块好胶便横空出世。  

“人在胶中 ”，这是书中屡屡写到的一个神秘意象。我读《天宝物

华》，也时时出现幻觉：那些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古人今人，

好人坏人，都聚集在一件方方正正的物品中，展现多彩人生，宣示无

常命运。  

现在，这件物品在你的手上，请慢用。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德发  

 

 

 

 

 

 

 

 

 

 

 

 

 

 



人物谱  
李庆发——济世堂阿胶店店主  

李庆奎——李庆发的二弟，东昌府通判  

李庆彪——李庆发的三弟，乡下财主  

陈大夫——济世堂阿胶店坐堂医生  

吴茂贤——东阿县知县  

钱谷岫——东阿县继任知县  

王五——济世堂阿胶店伙计  

赵六——济世堂阿胶店伙计  

独一龙——野鸡岭强盗头目  

庞小碗——独一龙的压寨夫人  

多尔衮——清帝国摄政王  

豪格——清帝国王爷  

元妃——多尔衮的妻子  

柯丽哲——豪格的妻子、元妃的妹妹  

孝庄——清帝国皇室太后  

何洛会——多尔衮身边的武将  

孔有德——清帝国恭顺王  

李德祥——李庆奎的后代，济世堂阿胶店继任店主  

林毓春——李德祥的妻子  

李继禅——李庆发的后代，后出家  

李德淦——李继禅的儿子，后掌管阿胶店  

李秀雅——李德祥的女儿  

李继焕——李庆彪的后代，李姓族长  

穆医生——济世堂阿胶店坐堂医生  

黑蛋——济世堂阿胶店伙计  

柳二——春来堂店主，泼皮无赖  

柳阿娇——柳二的女儿  

孙师傅——东武门掌门人，李德淦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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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柱子——孙师傅的徒弟  

三猴子——孙师傅的徒弟  

阮若俱——东阿县继任知县  

一把刀——野鸡岭强盗头目  

李绘远——李继焕的孙子，济世堂阿胶店二掌柜  

李绘昶——李德祥的儿子，济世堂阿胶店未来店主  

李德丰——李绘远的父亲  

柳世昌——柳二的儿子，西来堂店主  

崇恩——山东巡抚  

胡德海——东阿县继任知县  

咸丰——清帝国皇帝  

慈禧——咸丰的妻子  

安德海——皇室太监  

安德鲁——神父，英国间谍  

太岁——阿胶店神秘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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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卧底  
1 

他说，阴历腊月二十三这天，也就是传统习俗中被称作 “祭灶 ”的

日子，庞小碗从野鸡岭上下来，沿着弯曲起伏的山路，慢慢朝远处的

东阿县城走去。庞小碗打扮得像一个地道的村妇，原本齐整的头发有

意弄得凌乱，涂有脂粉的脸面也抹上了一层锅灰，衣服更是穿得破破

烂烂，不要说擦肩而过的路人，就是强盗们也不敢相信，这个越走越

远的人竟然是他们山头上的压寨夫人庞小碗。快要过年了，强盗们也

要开始一次规模较大的行动，实实在在地捞上一把，也好像模像样地

过个年。强盗头子独一龙说得好，大家忙活一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

劳，那些狗日的土豪劣绅过年，我们这些绿林好汉更要过年，而且要

比他们过得都好。当然，过年要有过年的东西，山珍海味没有，鸡鸭

鱼肉总要有吧；琼浆玉液没有，来几坛烧酒总不为过吧。要弄到这些

东西，首先就要备足银两。到哪里去搞银两呢？强盗们经过一番研究，

决定到东阿县城里走一趟，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生意正一团红火的 “济

世堂 ”阿胶店。为了顺利取得这次行动的成功，独一龙先买通了东门

守卫的门卒，然后派出他的压寨夫人庞小碗，设法打进 “济世堂 ”内部，

摸清里面的情况，等二十八夜里独一龙率队伍下山，来个里应外合，

一举拿下 “济世堂 ”，抢掠所有货物，回岭上热热闹闹地过大年。行动

计划详尽周密，只要庞小碗按计划亦步亦趋执行就行了。  

庞小碗没去过东阿县城里，她也并不是本地人，倒退几年，她甚

至连东阿这个地方也没有听说过，做压寨夫人的日子里，她也很少下

山来，自然更不会涉足遥远的东阿县城了。所以下山时，独一龙一再

叮嘱她说，千万不要迷失了方向，绝对不要找错了人家。庞小碗自上

山落草后，已练就了一身功夫，更坚定了做强盗的决心，所以对于这

次打家劫舍的行动，不但积极拥护，而且充满信心，便对独一龙说，

大当家的放宽心吧，二十八日夜里，保证给弟兄们打开 “济世堂 ”的大

门。下山没多久，庞小碗就站到路边，装作脚疼，拦住一辆过路的马

车，让它把自己捎到东阿县城去。进了城，庞小碗没有急于往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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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放慢脚步，有一搭无一搭朝街两边张望。她要把县城里的主要街

道、多数店铺都看上一遍，以便为几天后的行动提供方便。她胳膊上

挎着一个包袱，看上去就像一个流落街头的无业妇女，没有人会怀疑

到她的真实身份。  

东阿县城共有三纵四横七条大街，大多店铺都聚集在南边两条东

西街上。快要逛遍了其他的街道，庞小碗便回到这两条街上，进行重

点侦察。她一副寻找活计的样子，碰到像样的店铺就停下来，探头朝

里张望，看到主家有人迎出来，也上前问一句，先生，太太，要帮工

的吗？她不怕弄出的动静大，自己越是摆出打工的姿态，越不会引起

他人的怀疑。庞小碗看见 “济世堂 ”的招牌了，那是个很奇怪的木制牌

子，长方的形状，中间透刻着一个小人，旁边才是 “济世堂 ”三个字。

她想不明白，这家店铺为什么要把招牌弄成这种样子？庞小碗没有停

下脚步，从店门前径直走过去了。她还没把这条街走完，所以不打算

这么快进去。等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她才又折回来，停步 “济世堂 ”

门前。庞小碗已经看清楚了，东阿县城里共有十三家与医药有关的店

铺，其中八家经营阿胶生意，而这八家阿胶店都在这条街上，从门面

的大小和门前的景象判断，这八家阿胶店中，唯有 “济世堂 ”最为繁荣，

其他七家根本不能与它相比，甚至那些做其他生意的店铺也大为逊

色，看来独一龙说得没错，打劫这样一个店铺，够他们几十个强盗过

个好年了。庞小碗还发现一个现象，其他七家阿胶店差不多都挨着，

东边四家，西边三家，却都与 “济世堂 ”隔了段距离，东边是两家绸缎

庄、客店之类，西边是三家米店、酒馆和杂货店之类。远远看去，偌

大的 “济世堂 ”店铺有一种巍峨却孤傲的模样。  

庞小碗在店门前踟蹰了一下，便转身朝它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走

去。她感觉得出，像其他有些规模的店铺一样，济世堂也应该是前店

后院的格局，自己作为一个寻找闲杂活计干的人，不能到它正在营业

中的店铺里去，而应该去往它的后院，最好能见到它的内当家，把自

己的要求朝她说出来，这样或许更能顺利地达到目的。正如她的所料，

后面的巷子里果然出现了一个宽阔的院门，两扇黑漆门板紧紧地关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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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庞小碗走上去，把右手放在那个既像螺蚌又似龙头的东西上，捏

住它嘴里垂下来的环扣，在门板上叩动了几下。不一会儿，门里便传

来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庞小碗刚把手收回来，门板便 “吱扭 ”一声打

开了，随即伸出一颗胖胖的头颅。你有什么事？那颗头颅上的嘴翕动

着朝她说。  

庞小碗退后了一步，在心里问自己，这该不是济世堂的店主吧？

她仔细打量他一眼，觉得这个黑黑的汉子不像是店主的样子，便吐一

口气说，俺想找点活干，请问这里……她还没有说完，那颗头上的嘴

吧嗒一下说，这里不找人干活。说着，头就缩了回去，门板也立刻合

上了。庞小碗急忙跟上去一步，伸手去推门板，却推不动，那个胖子

兴许把门闩上了。庞小碗迟疑了一下，又举起右手，拉住那个怪兽嘴

里的铁环，更加使劲地叩动。反正这个祭灶的日子，也正是大户人家

用人帮工的时候，她即便把动静闹得再大，看起来也是一件正常的事。

也许她拍打的声音太过响亮了，过了一会儿，门板终于又打开了。还

是那颗胖胖的头颅探出来，朝她恶恶地瞪一眼，便又缩回去。庞小碗

以为他又要关门了，赶紧朝前跟上一步。没想到其中的一扇门板却敞

开了，再次露出身来的却是一个端庄的老太太。庞小碗急忙停住脚，

抬头朝她打量一下。仅一眼，她就看出这个穿着整洁的太太不是一个

下人，极有可能是这个院落里的女主人。她心里一激灵，知道事情已

经快要解决了。  

太太也正在打量着她。你要找活干？太太不紧不慢地说。是呀，

庞小碗接住她的话说，我家里快要过不去这个年了，求太太给我点儿

活干，也算是赏我一口饭吃……太太没说什么，而是垂下眼睛，目光

落在她手上。庞小碗明白太太在考察她的干活能力，好在自己以前在

老家长期做活，磨粗了自己的一双手，这时候正可以应付她的考察呢。

她举起一只手，有意朝她面前伸了伸。太太满意地点点头，好吧，你

随我进来吧。庞小碗松了一口气，忙不迭地说，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在她往里走时，那个胖子依旧挡在门口，她携带的包袱擦住了他的身

子，他才不情愿地闪开去。她一走进去，胖子便把门板重重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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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门板的响声，庞小碗本能地回了一下头。沉住气，她在心里警告

自己说，他们发现不了你什么……太太边走边说，就要过年了，你就

把我们家里的东西擦洗一遍，活计虽然不算重，可也不算少呀，只要

你尽心干，工钱不会少了你的。庞小碗跟上去一步说，我一定好好干，

还要仰仗太太多指点，多关照……  

庞小碗看出来，这是一个二进式的院落，前院是住宿的地方，正

房、厢房、厨房、马厩一应俱全，边角处有个月亮门，通往后边的院

子。太太没有领她往后院走，庞小碗只能通过月亮门往里瞟一眼，只

见后院里进出着许多人，并有一股浓重的腥甜味传过来。庞小碗明白，

那里一定是生产阿胶的作坊了。前院东西两边的厢房足有十几间，太

太带她径直走进靠近正房的一扇门里。这是以前我家的女佣住的，太

太告诉她说，你暂且就住在这里吧。庞小碗抬眼看了一下，这虽说只

是窄小的一间房，但却安置得井然有序，桌椅和床铺都收拾得干干净

净。有段时间没住人了，太太又说，你自己动手拾掇拾掇。庞小碗把

包袱放在床上说，我自己来就行，谢谢太太关照。太太又说，你先歇

一歇，等吃过了饭再干活吧。随后又问了她一些家里的情况，便回到

正房里去了。屋里剩下了她一个人，庞小碗坐到椅子里，眯上眼，长

长地喘出一口气。总算是进来了，她对自己说，看来这件事会进展顺

利的。她似乎意识到有人在看自己，急忙睁开眼，看见对面厢房的一

扇门里，那个胖子正缩回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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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庞小碗在厨房里吃过饭，就到她来济世堂这天的下午了。

她不敢怠慢，又请示了太太一遍之后，便投入到了忙碌的活计中。按

照太太的吩咐，她先要擦拭正房里的家具。正房分为六间三处，中间

三间是客厅兼店主夫妻的居室，东边两间看来是他们儿子的住处，西

边一间暂时空着。这些房屋中共有桌子五张，椅子十二把，摇椅一把，

凳子九个，条凳四张，春凳一张，床三张，橱子三个，柜子两个，此

外还有脚炉、手炉、茶壶、茶碗、酒壶、酒盅等一应物什。庞小碗首

先要把它们擦拭干净，然后还要打扫墙壁、整理门窗、清除地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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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计看起来不多，但仔细一数，还真的不少。庞小碗虽说出生在农

家，自小跟父母做活，但毕竟上山两三年了，也就是说，自打上山为

寇后，由于做了强盗头目的压寨夫人，便不再亲自干活，两手闲了下

来，生满老茧的手掌已经变得细软，腰肢也比以前直溜起来，再干这

么多活计，一时还真有些受不了，才蘸着凉水擦了两张桌子、五把椅

子，就有些气喘了，腰也有些发酸，手指更是冷得僵疼。她不得不站

起身，把手含在嘴里，靠着桌沿歇一口气。好在太太不在身边，不然

她真的会看出自己的身份不对。  

看到太太一时半会不会进屋来，庞小碗合上半边门，身子一闪，

迅速来到那些橱子和柜子跟前。她相信，这一家人值钱的东西兴许都

装在这些橱子和柜子里面。她先打开橱子，果然，里面是一摞一摞的

衣服，其中有两摞还是绸缎的，在窗口透进来的光线下闪亮。她翻完

了几个橱子，又去看那两个柜子，橱子里的衣服还不算最值钱，真正

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装在这两个柜子里，比如银币、金条、首饰什么的。

可这两个柜子都上着锁，任她怎么扯拽，那两把铁锁都无法打开。她

把柜子往起搬了搬，凭她的力气，竟然不能顺利把它们搬起来，里面

除了装有那些沉甸甸的金属和玉器宝物外，还能是别的什么？但她不

能把盖子打开，却也无可奈何。等着吧，她在心里说，到二十八夜里，

不愁弄不开它们，不然就整个把它们搬走。经过这番搜索，庞小碗觉

得心里有了数，对几天后的行动也又增强了信心。  

一连几天，庞小碗都在正房里擦拭那些家具，除了到厨房里吃饭

外，没多少时间到屋外走动，也没机会到后院作坊里去，当然更不可

能到店铺里看看，对于那种颇有些传奇性的宝药阿胶，她还没有能看

上一眼。她不能不加快手中的动作，争取尽快把正房里的活计干完，

也好在余下来的日子里进到后院，把这个院落里的所有情况都掌握到

手里，为几天后的行动提供保障。  

第一天傍晚，庞小碗就见到了这个院落的男主人，济世堂店主李

庆发。日头落山后，店铺关门了，李庆发陪着一个坐堂的老大夫从月

亮门里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伙计。作坊里似乎还正在忙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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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换成了另一拨，那个闲荡了多半天的胖子也干活去了。下工

的伙计们陆续进到厢房里歇息。庞小碗从正房里探出头，悄悄点数伙

计们的人数。经她初步统计，这个院落里的伙计共十五个人，也就是

说，二十八那天夜里，她和弟兄们首先要过这十五个身强力壮男人的

关口，才能把打劫的行动进行下去。但她相信，也许到不了二十八，

这些伙计中的一些人就会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去，不管怎么说，

这些人出来快一年了，大年根下，李店主都会给他们放一个长假，让

大家轻轻松松回家去过年。如果二十八伙计们还不离开这里，她也有

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临下山时，独一龙在她兜里装了一包迷幻药，即

使她不负责做饭，她相信也能进到厨房里，找机会把药撒进锅内，让

那些伙计们吃过饭后倒地不起，那样行动起来便真如入无人之境了。 

庞小碗正这样想着，忽然一个人影朝她走来，由于那人背对着光

线，她看不清他的模样，却本能地觉得，他应该是这个院子的主人李

庆发。庞小碗赶紧低下头，把手中的抹布按在一张凳子上。李庆发沿

着台阶走进来，很快便来到了她身边。她不能不停下手，并站起身来。

你是谁？她听见李庆发这样问她。是的，也许他还不知道她来这里帮

工的事。我，庞小碗迟疑了一下说，我是来帮工的。李庆发重复着她

的话，帮工的？庞小碗点点头，又赶紧跟上一句，是太太让我来的。

正在这时，她又听见太太在院子里说，是我让她来的。太太一边说着，

一边又往前跟了一步，朝李庆发解释说，庞妹子家里揭不开锅，想挣

几个钱回家过年，我看家里也正需要人手，就让她留下来了。太太随

即又笑着说，你在店里忙活，也没去给你商量。李庆发点点头，在嘴

里叨念着说，这样也好。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转身朝

屋外走去。等他离去，太太走过来，朝她喊着说，庞妹子，天不早了，

快吃晚饭了，你也歇着吧，等明儿再干吧。庞小碗喘出一口气，做出

恭顺的样子说，是。  

平安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庞小碗干活时，忽然觉得门口一暗，

抬头一看，那个胖子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庞小碗对这个人没好印象，

不禁有些警惕，停下手，悄悄地做着某种防范。胖子却没有恶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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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嘻嘻地笑着，手里托着块烤熟的地瓜，直朝她递过来。这块地瓜没

人吃，胖子有些不自然地说，送给你吃了吧。庞小碗朝后躲了一下，

我不吃。胖子的手依旧朝她伸，好吃着呢，怎么不吃？庞小碗也依旧

摇头，我吃过饭了，吃不下这个去了。胖子有些着急，你看，这么好

的东西，瞎了怪可惜的，你怎么不吃呢？说着，他托着地瓜的手快要

伸到了她脸前。庞小碗身子抵住了椅子，再也退不动了，不禁也有些

急。我说过不吃了，她推挡着他的手，你还强迫什么？快拿开你的手。

她已经感觉出来，尽管胖子不怀什么恶意，但这种明显的讨好却可能

是在打她的主意，这样可不行，不能给这个人留下任何幻想，还是果

断地远离他为好。面对着胖子肆无忌惮的手，她本想拿出自己的本领，

一下将他推出去，凭她的功夫，这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庞小碗刚要发力，却又猛地收住了手，只是做出奋力抵挡的样

子，趁他手稍停时，身子一斜，从他手边闪了开去。胖子没想到她这

么灵活，手臂继续往前伸，便扑了个空，身子一踉跄，差点扑倒在椅

子里。胖子有些意外，也有些恼怒，回过头，不满地嘟囔着说，你这

人怎么回事，人家好心好意的，你怎么不识好歹呢？庞小碗不想再理

会他，转身朝一边走去。胖子更加来气，正想继续发作，正在这时，

从门外传来一阵呵呵的笑声。庞小碗往门外一看，院子里站着一个和

他体型相反的瘦子，正对着他仰起头，开心地大笑。胖子的脸立即涨

红了，恨恨地瞪她一眼，便揣起地瓜，大步朝外走去。胖子走过瘦子

身边时，使劲推了他一下。瘦子没站稳，顺势倒在地下，依旧呵呵地

笑个不停。胖子走远了，瘦子才爬起来，朝她挤挤眼，也随在他身后，

朝东厢房里走去。这两个怪人。庞小碗嘀咕一句，才把身子放松下来。 

没过多久，太太就知道了胖子对她的骚扰，把她拉坐到座位上，

关切地问候说，庞妹子没什么事吧？庞小碗摇摇头说，没事。太太上

下打量着她，试量了一下，还是问她说，妹子怕是有身孕了吧？庞小

碗吃了一惊，脱口说道，这个、这个您也知道？太太笑笑说，我是过

来人了，这个瞒不住我，昨天我就看出来了。庞小碗心里不禁有些发

慌。好在太太没多想，拍拍她的手说，几个月了？庞小碗吞吞吐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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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兴许五六个月了吧……太太接口说，那你可得小心点，五六个月

正是不担事的时候。庞小碗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停了一下，太太又

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庞小碗心里又有些紧张，他、他不干什么……

呃，在家里种地呗。太太叹口气说，真是个粗心人，这个时候还让老

婆出来干活。听她这样说，庞小碗才松口气，顺着她的话说，也是没

办法，家里穷，连过年的东西都置备不齐，只好……太太又安慰她说，

庞妹子放宽心吧，有我老婆子在，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过好这个年。

庞小碗故作感动说，谢谢太太关心。问完了该问的话，太太临走时又

叮嘱她说，一定要当心，这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说什么也不能出

半点差错。望着太太离去的背影，庞小碗忽然发起呆来，这一刻，她

心里真有些感动。  

3 

他说，这天夜里，庞小碗没有像第一夜那样顺利睡着。她把两手

平放在腹部，抚摸着隆起的肚皮，耳边又响起太太白天说给她的那些

话。是呀，自她长这么大，谁又像太太这样关心过她呢？不知不觉间，

庞小碗似乎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她没有上山为寇之前在老家

生活的那些日子。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一个像李太太那样对

她慈爱有加的女人。当然，对母亲的怀想并不像此时的现实那样清晰

可触，因为在她九岁时，也就是记忆刚刚变强烈时，母亲便在一场大

病后，闭上眼睛与她永别。在余下的许多年里，她只能跟着父亲过活。

而这个并不合格的父亲，却不能给予她与母亲相比哪怕只有十分之一

的关爱。  

在她的老家，父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酒鬼，家里穷得叮当响，他

却每日抱着酒葫芦不放。终于有一天，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他变卖光

了，被酒瘾折腾得昏头涨脑的父亲只好把主意打到了女儿身上。那天，

父亲把她叫到身边，嘴里喷吐着酒气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爹给你

找了个婆家，赶明儿你就过去吧。庞小碗这才明白，父亲用二十两银

子的价格，把她卖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她无论如何也不干，

但父亲已经拿了人家的钱，哪里还有退路可走呢。庞小碗哭了整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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